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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马
3天前，他看见那匹马，只一眼，爱已无药可

治。马在黎明的地平线上向着太阳驰骋，轮廓金
红，但经验告诉他，马是白马。他注视着马的背
影起伏又起伏，直至消失。在短短的 3 分钟里，
他经历了爱与离别。

他在马离去的蹄声中失魂落魄。蹄声如鼓
点敲击，大地的余音不绝，振荡到他的脚心、膝
盖，再到他的小腹，在那里盘桓。

他一整天都神不守舍，不时倾耳而听，期待
那独一无二的蹄声再次响起。白天过去，四野寂
静，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东方再次亮起前，他一夜不眠的守候里，那
匹马光彩熠熠地出现，几乎是在他眨一下眼睛的
时分出现，在此之前多一秒，马肯定不在那里。

马静立着，让他联想到一个词：稳静。这一
刻看马，马的剪影甚至是黑的，马的鬃毛像一排
密集的黑色旗帜，但他依然确信，马是白马，白
云的白。

他“嗨”一声，那一声“嗨”寄托着他对马仅
仅一天一夜过去就凝集了一生的情感，他敏感
地意识到马明白他的情感，马的双耳陡然一竖，
黎明的地平线忽然一亮，“哗啦”一声，点亮天地
之间那匹伫立的马。几乎同时，马一个打挺，在
他目不转睛的注视里，完成从起步到驰飞到止步
的一个完美过程，像是诚意报答他的守望，又像
是要自夸给他看，马鬃耸起，状如飘雨，四蹄飞
翻，色白如霜。他虽然站着，却觉得耳后生风，鼻
头出火，像醉酒之人站脚不稳。小白马、小白龙、
龙龙……他在喉咙里咕哝着，踉跄着向马靠近。

他向马远远地伸出他的右手，他想走得姿
态洒脱，但却走得磕磕绊绊，他控制不住战栗，
但他还是靠近了马，近到能在马泉眼般的眼神
中照见自己，头发如马鬃高高飞扬，眼睛里火焰
升腾，正是巨大爱情降临时的光焰。太阳悬于马
的身后，他看见马从灰、到红、再到白的三变色。
他几乎是一跃而起，就在他几乎触及马背的一
瞬，马闪电般地向他扬起后蹄，他感到小腹一
麻，马蹄却在离他一寸的距离收住。马 90 度的
一个转身，向着天边飘然而去，使他再一次地失
魂落魄，在马如鼓点敲击大地的蹄声中，他小腹
的麻酥从腹部扩大到他的双腿、膝盖，一直到脚
心，大地在他的脚心长久地震颤。

他忽然想起他的经验，两天来退隐的经验
这一刻被唤醒。他要用经验拥有这匹马。

是的，他是驯马师，草原上最优秀的驯马
师，驯服野马是他一生的光荣。他是野马的敌
人，也是野马的知己。千里马之于伯乐，野马之
于他，都是彼此的存在意义。

带上驯马师的套索、鞭子以及嚼子，它们从
祖先那里传递过来。他想起他的工具，却决定放
弃工具，赤裸的马，天籁一般妙不可言的马，任
何工具对它，都是侮辱。他决定徒手对待白马。

他在第三天黎明前夕等在他遇见马的地
方，他预感马会来和他约会。

他捕捉到风中马的气息，循着气味，他看见
那匹马，他耸动鼻翼，心醉神迷，但他清醒着眼
前的约会，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动作，把身体变成
一朵云，袅袅升腾，飘上马背。

他感受到了马背的温度、弹性，但几乎同
时，他像一滴难以栖息在树叶上的水珠一样，在
马背上弹跳而起，跌落在马身后的草地上，溅起
草的浓香、露珠的清香、铁线莲薄凉的冷香，穿
过这些混合的气味，白马独一无二的气息扑进
他的鼻腔。

他再次把身体聚拢成一朵云，飘向马背。他
依然白费力气，再次坠地。白马稳立不动，目露
促狭，像是在奚落他，又像是在嘲讽他。

他仰脸躺在地上，向白马伸出双手，喃喃自
语：小白马、小白龙、龙龙……

他听见四周轰然而起的笑声。
你还是驯马师吗？
你像个发了情的娘儿们，水汪汪的。
你忘了你的鞭子、套绳、马嚼子啦？
他的那些驯马的搭档，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

的？他真是昏了头，忘了潜伏在白马身边的危机。
多么漂亮的一匹马啊！伙伴们赞美道。
去野马那里，带上你的马鞭和嚼子，你忘了

这些了，一个驯马师怎能忘了这些！奚落他的同
伴，把一根长长的套索向白马抛去 。

他从草地上跃起的同时，看见三根套马索
从三个角度抛向他心爱的白马的脖子。把腾空
的马从半空绊倒在地，马在脊背触地的刹那再
次腾起，像一团火焰跑远了，脖子上的绳索在它
的身后哆哆嗦嗦，一路延伸，似乎也可以延伸到
天边。太阳猛然一跃，马卷裹的那团火焰在天边
再次被绊倒，绊倒又挣起，像夏日雷雨天在草地
深处炸响的连环雷。一团火焰，又一团火焰。三
个驯马师拉着套索滚下各自的马背，被白马拖拽
着在草地上犁过，却都不松手。又有三个驯马师
齐刷刷抛出手上的套索，把他们像石头般沉重的
身体坠在各自的套索上，一起对付那孤胆英雄。

冷铁的马嚼子穿过白马的嘴唇，缰绳也已
套上，天光大亮，所有的人都看清眼前这匹马，
熠熠生辉，仿佛神就住在它那一边。

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拉着马缰绳跃上白马
优美的脊背，但他旋即像被利剑刺中一般滚落
下来。另一个知难而上，被马闪电般地一踢，也
跌下去了。

同伴的号叫唤起驯马人心中更大的野性。6
根套索如死亡的绞索，把马拉翻在地。

跃起，摔倒。摔倒，跃起。似乎一千次。
嫣红如红宝石的血滴从衔铁口滴滴跌落。

即便这个时候，他心爱的白马依然睁着那双不
染一尘的眼睛，它不知道不屈服的马儿在驯马
人这里是不存在的。被驯马人捕获的马儿，只能
站在他们一边。

白马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马被杀死，变成
驯马人胃囊中的物质，马的精神将来到人的身
体里，马的勇气、气力、无畏、不屈，这些都是驯
马人看重的。宰杀烹食马肉的过程，也以欢庆的
方式，男人举杯痛饮，女人载歌载舞，孩子为争
一块马的拐骨扭打在一起。

奇异的肉香不可阻挡地冲进他的鼻腔，刺
激他的眼泪滚滚。

他渴望得到马的头骨，哪怕他要为此和那个

杀死马的驯马师决斗，他也不放弃这最后的机
会。他想要珍藏它，像珍藏可以一生缅怀的爱情。

当夜晚的虫鸣被睡神宽大的袖笼收没，寂
静的草原夜，只有他和他的马头琴醒着，如泣如
诉。他恍惚看见白马驮着他驰飞，马鬃飞扬，状
如飘雨，四蹄飞翻,色白如霜，使他风生耳后，鼻
头出火。

恐 高
我们村在 50年前住过苏联专家，专家走了

很多年，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说一个人
有学问，会给这人的名字后缀一“斯基”。“斯
基”我们村有3个，惭愧，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叫
杨克斯基。

——我在一个同乡会上结识杨克斯基。这
是一个有趣的人，这一点从他的自我介绍中能
听出点来。

杨克斯基在生活里总结了许多的哲理，比
如他说，人的一生就是在和一个高度问题相处。

人比蚊子复杂，蚊子能到达的高度是 3 层
楼房。杨克斯基的理论来自他的大学认知，入学
的时候，杨克斯基带着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的
一顶雪白蚊帐，母亲担心他干瘦的身体禁不住
城里蚊子的欺负，但4年大学毕业，那顶蚊帐压
在杨克斯基的棕箱底没使用过一回，杨克斯基
的宿舍在4楼，没有蚊子。3楼却有。杨克斯基于
是判断，蚊子飞不过4层楼房的高度。

时隔15年，杨克斯基在这座城市上到24层
的高度，拥有了200平米的居室。住进去的第一
晚他心情好极，正想着要把自己的好心情和谁
分享，却听见一声清晰的蚊子的鸣叫，像一根草
箭擦耳而过，他睁大眼睛，感到震惊。杨克斯基
分析的结果是，城市扩张，生活前进，但蚊子的
飞行能力并没进化。是电梯，电梯驮送了我们的
身体，也把蚊子送上24层的高度。

杨克斯基无法把心得和躺在墓地里的母亲
分享，他在心里喊“娘”，眼泪汪汪。他走到窗边
向下眺望，一阵巨大的昏晕地震般降临，使他差
点倒向地板，杨克斯基确知自己恐高，心中充满
疑惑。

大学毕业，杨克斯基在一个乡村中学当了
两年老师，因为与校长哲学论战翻脸，一气之下
辞职，随一个朋友去城里搞建筑，杨克斯基甚至
当过建筑工人，攀高爬低，在朝阳晚霞的剪影里
砌楼房，在忙碌的空隙里琢磨一下关于高度的
哲学命题。

鸽子震响鸽哨从他身边蓬勃地飞过，在楼
房和楼房的空隙里留下转瞬即逝的飞行轨迹，
鸽群的高度只是这么高吗？但是那些长途奔袭
的信鸽呢？信鸽是鸽子中的优秀分子，如人类中
的精英。

一个明媚的早上，蹲在工棚外吃胖嫂为他
蒸的馒头，杨克斯基眼见着一群麻雀在他脚边
觅食，用灵活明亮的眼睛揣度是否能从他那里
得到吃食，他停住咀嚼，对胖嫂说，我杨克斯基
是麻雀，也是鹰。

建筑工人杨克斯基是不恐高的，恐高他就
不能工作。但是，此刻身居 24 层的杨克斯基却
被自己的恐高困惑着。

可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杨克斯基醉眼迷
离地说。他说他高中的时候暗恋过一个女生，确
信她是仙女中的仙女，尽管女生对他嗤之以鼻，
说他黑瘦如鬼，他贫窄的胸脯最多只能依靠一
支竹竿。15年后再见，杨克斯基的身体倒是高了
宽了，但见那个仙女成了个满嘴坚硬方言的邋
遢女人，杨克斯基偷偷躲到牛气哄哄的牛圈搂
着牛脖子痛哭了一场，问牛，你知道我为啥长高
了长宽了？我进城里吃粮食多了嘛。可仙女为啥
不是仙女了？杨克斯基问牛牛不语，眼泪朦胧地
放下长达15年的暗恋。

杨克斯基带着多年的积蓄在那个春天回到
故乡，承包了别人撂荒的土地和山间林地，一心
一意地当起了农民。当然他是有现代意识的农
民，他种树，养猪养鸡，猪是土猪、鸡是土鸡，他
的产品广告语里说他的猪与鸡，是听松涛喝山
泉赏野花的猪与鸡，他的猪肉鸡蛋走的都是会
员消费渠道，自然也是好价钱，他现在是杨克农
庄的庄园主，做全绿色的养殖种养。

杨克斯基说，你们来我庄园，开大车来。看
上什么拿什么，能装多少装多少。

几个同乡齐声欢呼，好！中秋假就去。
大家约定，要在杨克庄园小憩后顺道去登

华山。说及华山，杨克斯基勃然变色，虚弱地摇
头，说他陪不了，他只能在庄园温酒等候，因为
他听见华山两字都晕眩。他说上月在一本地理
杂志上看见航拍的华山，头昏目眩，心悸难忍，
提醒他恐高的存在。

几位女士说不信，肯定是他偷懒，说你以前
攀高爬低，也没见个晕。不会是现在身子贵了？
但看杨克斯基灰白的脸色，只好作罢。

中秋假日，杨克斯基约定的人马准时到达
农庄，在山庄吃过农家菜带上补给后，他们去了
华山，杨克斯基看着空空的院落，感到落寞，他
想，这落寞会不会是属于鹰的？

这个朋友们带来喧哗也带来寂寞的早上，
盘旋在杨克斯基脑海里的，是一只孤独高飞的
鹰，高空的鹰能俯视方圆百里的视域，鹰的心情
谁能体会？杨克斯基当即决定追随他的朋友朝
觐华山，他选择从临近华山的另一面温和的山
攀登。

杨克斯基直接开车从华山南麓攀升，在车
轮下不断长高的山叫仙鹿山，和华山比肩，却因
秀丽逶迤，树木高茂，掩饰了山的险峻，站在仙
鹿山山顶，越过一道深邃的峡谷，杨克斯基清楚
看见华山北峰在青碧的天宇下，如劈、如削，险
峻高拔，寂寞如斯。

鹰乘着山谷的气流扶摇直上，越过了山巅，
把翅膀贴上碧空，久久不动，像是要飞往天堂。杨
克斯基仰脸，等待那股巨大的晕眩袭击自己。但
是，他依然清醒着，他清醒地感到眼睛里噙满了
眼泪，泪水滑过腮边，山风使他的两颊凉冰冰的。

春风沉醉的夜晚
春风轻轻地吹，种子问蚯蚓：外面是什么？
蚯蚓说：外面是春风，春风召唤咱们到外

面去。
外面什么样？也是这么黑吗？
不，外面亮得很……简妮在这个春风拂面

的晚上，想起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内容。
简妮从沙发上跃起，走到窗边。窗外黑了，

但又能黑到哪里去？城市的夜晚，愈黑愈美丽。
24楼的阳台，春风荡漾，荡出简妮心上的涟漪，
噗噗有声。

简妮渴望在这美好的夜晚和谁约会。爱情
在别处。近水楼台月。简妮心里乱纷纷的。她就
是这样的女人，既在虚无缥缈处，又能时时立足
现实。

简妮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索尔贝，她刚把一
声“喂”送过去，电话里的索尔贝就能和简妮紧
密纠缠，似两根在一起长了100年的藤。等简妮
腾出嘴巴问索尔贝此刻身在何处，答，刚下飞
机，刚到印度。简妮差点昏厥。春风轻轻地吹，种
子问蚯蚓：外面是什么？

蚯蚓说：外面是春风，春风召唤咱们到外面
去。

简妮想起阿丘。阿丘在第一秒就能接起电
话，沉声说，在开会。简妮懊恼地把电话摔进沙
发里。电话却响了，是休蝉。休蝉问简妮，在干
吗？想不想出来？唱歌？喝酒？泡温泉？简妮轻叹。
要是休蝉是索尔贝，是阿丘，该多好。可见人生
处处缺憾，处处无奈无聊，简妮伸了个长长的懒
腰，顺带伸出了深深倦意，假意说，白天工作累
了一天，想早点歇着，不出去了。休蝉诺诺，休蝉
总是诺诺，仿佛他的愿望永远都是透明轻薄到
能轻轻拿起轻轻放下。此刻的简妮只剩下气恼，
索性关了手机。她下楼。站在一棵盛开的樱花树
下做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无效；又慢跑到广场
上，她看见一群年龄参差的女人正在劲头十足
地跳舞，风吹杨柳哗啦啦，千江有水千江月。简
妮的目光一一掠过那些舞者，她们或舞姿袅娜，
或不那么袅娜，但都无限投入，无限激情，似乎
身体里积攒了无限的力量要借此释放。简妮站
在高台上观望，灵魂出窍，这使得那些舞蹈的人
看在简妮眼里，如傀儡木偶，简妮想到索尔贝，
想到阿丘，想到休蝉，一阵春风吹来，把灵魂送
回到简妮身体里。眼前跳舞的人群再次活过来，
简妮看见舞蹈的队伍赶过来，撵过去，向左，向
右，向前，向后，退三步，进两步，原地旋转，停
顿，向上提升身体，双手有节奏地击打，啪啪有
声。简妮不觉笑出了声，她似乎能从每一个舞蹈
的人身上看出一些她们的隐私来。

简妮看见跳舞的人数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添
加，放在花台上的录音机，音乐从《月亮之上》到

《荷塘月色》，从《卓玛》到《喀秋莎》，从《遇见》到

《珍重》，天上人间。东方西方，里里外外。简妮自
觉对音乐旋律的把握，以及身上的那些舞蹈直
觉，完全能顺利混进这群跳舞的人中，她并不刻
意去模仿这群舞者中谁的动作，而是迅速根据
曲子的节奏独创舞步，探戈就探戈吧，那简妮跳
的是一个人的探戈，收起，又放开，试探、挑逗，
欲擒故纵。怎的又改街舞了？那好吧，如处无人
之境，身不由己，身属自己。圆舞曲？简妮觉得自
己是虚怀若谷，她把双手收于身侧、身后，点着
舞步，旋出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像受了伤的鸟儿
挣扎着渴望到天上去。还是沙漠花朵遇雨，低眉
是为了仰起更丰盈的脸？简妮的鞋子早不在脚
上了，她的裸足在大理石的光滑地板上，贴紧又
分离，飞起又降落，世界喧哗又静止，那些跳舞
的人纷纷为她收拢手脚，停下来，观她跳舞。人
群慢慢围拢，围成一个人圈，只有简妮在中间，
舞蹈。向左，人群向左，她向右，人群向右，她向
外，人群扩大，她向内，人群紧缩。从高台上看下
去，那场面吸引人心生好奇。只有赤脚的简妮，
却像穿着魔女的红舞鞋，难以停下她的舞步。

疲惫终于使得简妮停下来，她躺倒在地上，收
缩起双腿，用胳膊挡在眉前，她看见天上的弯月
亮，那么近，又如此远，她听见人群里的笑声、喧哗
声、掌声，赞叹声、议论声，如此近，又那么远。

人群终于散开了吧？简妮再次感到清新的，
带着花香、草叶香气的微暖的春风吹在脸上、身
上，使她有点幸福、有点疲倦、有点伤感地渴望
睡去。她也许真的睡着了半刻钟。她忽然醒来，
再次感受到身下地板的温热，简妮向四周尽力
伸展自己的身体，把身体摊成一个“大”字摆在
地上。

简妮在深夜回家，在电梯里待了很久，才发
现她忘记按电梯楼层了，终于上到 24 层，打开
自家的房门，手上拎着鞋子。客厅灯光璀璨，电
视机开着，简妮看见她的丈夫老聃，摊手摊脚地
打横在沙发上。洗衣房里洗衣机嗡嗡有声。不知
从哪天起，只要老聃出差回来，都会抢着把自己
里里外外的衣服扔进洗衣机注水洗涤，而平时，
老聃是绝不会洗他的哪怕一只袜子的。

听见简妮进门，老聃没抬头，闷声闷气地
问，可否忘了他归来的日期？

简妮哧的笑一声：听说外面最近闹禽流感
呢，你注意点很好。

简妮把鞋子在玄关处放下，边走边脱衣服，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淋浴房。

飞
我走在大街上，一边享受我的早餐，一个吃

快了会烫出眼泪的香脆肉夹馍。一声“抓贼啊”
的凄厉叫喊，打翻我嘴边的幸福，我猛然一抖，
像战马听见出征的号角声，一个激灵，冲了出
去，手中的肉夹馍像一个豁了一角的铁饼，先我
飞出。

事后，目睹了那场追击的观者追忆拼凑那
个早上的情景。他们情绪激动，乱嚷嚷地说，太
好看啦！奥运会上的赛跑都没这个激动人心。

太精彩了，还以为拍电影呢！说话的人眼睛
发亮，仿佛那个早上的情景仍在眼前。

手机拍摄的视频贴上众多网站：我如龙卷
风腾空而起；我在高高的围墙上蹦跳；我在一遛
青瓦片上点着脚尖快跑；我从高高围墙上扑跌
下来……一连串的惊险动作完成在前后不过 3
米的距离，狂奔的贼和我身处同一画面，我的追
击充满游戏的味道，像猫把老鼠一次次捉住又放
开，再捉住再放开。眼看贼跑到了一条宽马路上，
但见我撒腿飞奔，这次是真追，我如同印度猴子
一样身手矫捷，掠过一辆汽车，又一辆汽车，惊起
一连串有惊无险的急刹车，嘎嘎的汽车拔尖声
中，我落地又跃起，终于，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地下
通道的入口，我从那个瘪三似的贼手中，救出一
个也不怎么好看的女人，不，女人的钱包。

我就这样一夜出了名。一个胡子拉碴，自称
副导的人顺藤摸瓜，找上门来。来人敲开我出租
屋的门，不请自进，左顾右盼，一点不外道，害得
只穿短裤的我像一只猴子在人面前，那家伙上下
打量我，前面后面观察我，在我的屁股上猛击一
掌，说，好臀！哪里是人的，是一只马的，难怪飞得
那么快！末了他说，哥们儿，你的肉夹馍来了。

大胡子副导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不是来报
道好人好事的，我们导演想请你去拍几个镜头
试试镜。

一锤定音。我跟他走。
我8岁那年，我家门前来了个算卦的瞎子，

在给过瞎子5角钱后，我娘想使这5角钱有点获
得，于是娘把放学回家的我喊住，让那个瞎子的
枯手指把我全身摸捏一遍，瞎子得出结论，这个
孩子骨头轻，吃不得重饭。瞎子的话弄得我娘忽
喜忽忧，终究不得要领。

我在学校里混过 18岁，不得不放弃高深如
狗眼中的星空一样的学业，跟一个老乡到城里
打工讨生活，我娘说她总算明白了瞎子的话，她
一边说，人各有命，瞎子算命，又不断托她能见
到的同乡捎话来：告诉我那小子，做点上脸的事
情了就回来看看老娘。

我每天醒来的意识总是从指尖开始，像阳
光把一只梦中白鸟的翅膀一寸寸照亮。先手
指、脚趾，再慢慢波及到肘关节、膝关节，最后是
心脏以及大脑。直到那只白鸟站起来，慢慢扇动
翅膀，滑翔、鼓翼、翱翔，天空中有了一只完美的
鸟的剪影。

现在，幻梦照耀现实，我把昨天的生活放
下，把沉重的麻包放下，我终于能直起腰，撒开
腿轻松奔跑，这多美好。我跟在肉身沉甸甸的导
演身后，心里的幸福感实实在在。

我在一声“预备——开始！”的喊叫声中，冲
了出去。这一次，我完全体会到了飞翔的美妙，
原来所有关于鸟的幻梦也是现实，我真的能飞，
我飞起来了，从地面到树上，再从树上跃过墙
头，越过眼前这简易的工棚，我还临时激情发
挥，展开手臂，溜过棚子上的薄瓦片，如踩在云
朵上一样演绎出一连串曼妙的轻功动作。

有一刹那，我想起我的麻包，想起是因为知
道我已彻底放下它们，我听得见心脏持续地怦
怦、怦怦的跳动声，如使人热血沸腾的鼓点伴
奏。我被鼓舞得热血沸腾，我趁着激情，穿墙而
过，穿玻璃而过，甚至不可阻挡地穿过那个在码
头上揍我、踢得我在地上打滚的人的身体。

飞呀飞呀，我飞过树梢、飞过屋顶、飞出了
高楼的重重包围，汽车如蚂蚁、楼房像积木，千
千万万大地上行走的芸芸众生，更是渺小如同
尘埃……

一直飞，不停止，蓝天的背景变成了一片
赤白，我感到了太阳的热力，那只白鸟忽然出
现眼前，我和白鸟合二为一，渐渐地，白鸟变
成了金黄、又从金黄变成赤红，最后完全是一
只火鸟了。

一只赤红的鸟不断飞升，勇往向前，一直向
前。

砰，砰，什么声音？是谁？谁在放枪？干吗要
放枪？

呼，呼，飞，飞……

拉乔儿的故事
一颗撞向地球的小行星在 2.5 亿年前改变

了恐龙的命运。一支携带麻醉药的小飞镖，叫老
虎拉乔儿的命运改向。

青春的拉乔儿生活在一片有 1700 只老虎
的森林里，如果不出意外，它马上就能恋爱了，
繁衍后代，年复一年。但它被飞镖击中，眼前一
黑。醒来的拉乔儿，已在一个陌生世界。

拉乔儿来到咔咔斯国家公园，这里 25年前
就没了老虎，因此拉乔儿被人类的手指点中，担
当在此繁衍虎子虎孙的使命。

且看拉乔儿是一个多么英俊的虎汉子，修长
俊美，身手矫捷，它朝天喊一嗓子，太阳都会璀璨
一下。除了练出更出色的捕猎本领，眼下拉乔儿
最渴望的，就是谈一场属于老虎拉乔儿的恋爱。

但眼前景象使它困惑，母虎菲菲思不见了，
连情敌剌剌儿也不见了，那棵有它气味的金合
欢不见了，每天饮水的清亮小河不见了，甚至林
中的喧嚣气息，也都是如此的陌生。拉乔儿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又身在何处，它心思茫
然，脑海空白。它到处寻觅自己的气味，没有，它
摇曳尾巴，最终确信自己还是一个有虎味的老
虎。一只孔雀大咧咧地走到拉乔儿跟前，及至看
清眼前是一只老虎，吃了一惊。但看见拉乔儿对
它视若无物，心不在焉。

拉乔儿的食欲减退，它甚至懒得把这只孔
雀当成午后的小点心。一只年轻的鹿走到拉乔
儿跟前还在唱歌，因为自从林中没了老虎，新生
的幼鹿从出生那天起就没见过老虎。食物过于
丰盛，因此拉乔儿挑三拣四，它捕食鹿，把吃剩
的鹿散漫地随意一丢，捕获在它似乎不是为了
生存，而是发泄郁闷。

林豹卡丹尼是恨拉乔儿的，咔咔斯无老虎，
林豹称大王，但现在老虎在一夜间出现，卡丹尼
倒要试探这只老虎一下，它看见拉乔儿睡在一
棵无花果树下，对它的走过视而不见，心里忽然
生出几分傲气。

美丽母虎巴加尼也是在眼前一黑之后来到
了咔咔斯国家公园。它是人类指配给拉乔儿的
新娘。

随着对新环境的日渐熟悉，拉乔儿的情欲
醒来，它在风中捕捉，又嗅到了母虎的美好气
味，它一路寻觅，在一棵又一棵树上留下自己的
气味，确立自己的地盘，也告诉母虎它在期待它
美丽身影的出现。

整个森林里只有这一公一母两只老虎。拉
乔儿不必和别的公虎斗，它只有一个现实，面对
人类的媒妁之言。

两只老虎靠近的过程漫长曲折。它们在风
中捕获彼此的气味，凭借本能靠近，越过一条车
辙深邃的马路，拉乔儿慢慢走近巴加尼，但巴加
尼因为恐惧，断然拒绝了拉乔儿，它向它亮出牙
齿，嘶吼一声。拉乔儿退回了，却没有失望，反倒
有了谈恋爱的信心。

第二天，拉乔儿再次去找巴加尼，没有玫
瑰，也没带鹿腿，它只有一颗热烈的心和矫健优
美的身体。再次看见同类，寂寞的巴加尼心生些
许宽慰，它带拉乔儿去自己喜欢的水塘，它们滚
出半身泥水，开始小心翼翼的恋爱。

巴加尼羞涩的爱情启迪并激励着拉乔儿，
这一天，它和挑衅自己的林豹决斗，林豹把拉乔
儿的半只鹿据为己有，这次，它惹火了拉乔儿，
拉乔儿闪电一般扑向林豹，杀死了它。

威风凛凛的拉乔儿回到巴加尼身边，它看
见它的新娘眼神明亮，浑身散发湿漉漉暖烘烘
的恋爱气息。

咔咔斯公园靠近人类的村庄。人对失去老
虎威胁的生活早已习惯并深深喜欢，现在，归来
的老虎使人心恐慌，恐慌的人给老虎投了毒，拉
乔儿死了。

一天又一天，被爱情照亮的巴加尼总是等
不来拉乔儿，忧伤占据了它的心，它向森林深处
发出呼唤，喊声穿越林莽，和落日融在一起。星
月黯淡，巴加尼的内心无光。它走到和拉乔儿一
起嬉戏的水塘，拉乔儿的气息犹存，但是拉乔儿
在哪里呢？巴加尼在水塘中看见自己，看见脖子
上的怪圈，惊跳而起，第一次，它对这个黑色怪
异的项圈感到恐怖，它隐约记起，命运的改变，
所有的不幸都似乎和这个项圈有关，巴加尼用
牙齿撕扯项圈，拽着自己转圈，都不能使项圈脱
离身体，直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

直到彻底绝望。绝望的巴加尼把自己溺死
在那汪有着拉乔儿气息的水塘里了。巴加尼自
杀了。它是老虎的历史上第一只自杀的老虎。它
消失了，消失在人类无线电波的尽头。

题字：徐忠志 插图：孟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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